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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未了 ·特辑

从史书上看到，齐国相国晏子的
身边有这么一位工作人员，他的职责
是给晏子驾车，史上没记载他的名
字，只称他为车夫。能给齐国相国驾
车，在这位车夫看来，是十分荣耀的
工作，与其他车夫相比较，自己又不
知高出多少倍。相国的车夫，因为服
务的主子是高官，自我感觉似乎也飙
升了。于是，他不是认真去对待工作，
而是在努力表现自己。晏子没有发现
车夫的异常，可车夫的妻子却深有感
受。史书上没有这方面的详细材料，
但略加分析，即可得知车夫肯定是在
妻子面前有异样的表现，或说话的腔
调有变化，或走路的姿势与过去不
同。不然，他的妻子不会窥视他驾车
时的神态。一次，车夫为晏子驾车，妻
子躲在暗处观察车夫的一举一动，果
然是傲气得很。只见他昂首挺身，高
高地坐在车上，头顶上还遮着大伞。
这位车夫本来身材就高大，又这么装
模作样，使那本来就矮小的相国晏
子，显得更加矮小。似乎车里应该坐
的不是相国，而是这位车夫。

车夫虽然处在极度的陶醉中，可

晏子是坐在车上思考齐国的大事，没
有对车夫指点一二。车夫的妻子对此
事却认真起来，对陶醉中的车夫击了
一猛掌。当这位车夫回到家里时，妻
子便向他提出了离婚的要求。车夫自
我感觉良好，也没有做出对不起妻子
的事，便以诧异的眼神看着妻子，等
待妻子陈说理由。于是，妻子将车夫
自从为相国驾车后的表现一一说给
丈夫听。车夫妻子说，人家晏子身材
矮小，身居相国之位，其名声显赫于
诸侯，作为一介车夫，理应把车驾好，
没有理由去表现自己。为相国驾车是
车夫，为他人驾车同样也是车夫，本
来吃的就是驾车的饭，没有什么值得
神气的，更没有必要去装模作样，故
意卖弄。这样的离婚理由可能只有车
夫的妻子才能提出，不仅让车夫服
气，就是现代人看了，也会由衷地佩
服这位家庭妇女的洞察力。这位车夫
的妻子应当在中国妇女史上占有一
个重要的位置。虽然只是车夫的家
属，其眼光、其境界却不是一般的人
能与之相比的。这是位真正的贤内
助，更是一位“廉内助”，其见识非同

一般。陶醉的车夫被爱妻的一席话猛
然惊醒过来，从此，他也找准了自己
的位置，明白了自己的本职工作，更
懂得了如何做人处事了。

这位车夫，只是在为相国驾车的
过程中突出了一下自己的高傲，虽然
有点狐假虎威的表现，但还没有打着
晏相国的旗号为自己或他人办私事。
如果说这位车夫有异常的话，那只是
刚刚处在萌芽状态便被贤妻发现，进
行耐心说教，使车夫幡然醒悟。假如
他妻子听之任之，或者是全力支持，
车夫就有可能做出更多利己利家的
事来。如，打着晏子相国的旗号，将
自己的亲戚朋友调进齐国有关部门
工作，或者为别人的升迁提供些帮
助，或为强取豪夺的人打赢无理的
官司，或在齐都城内的黄金地段开
个店铺，经营“齐纨鲁缟”，诸如此类
的事情车夫都没有去做，也没有来
得及去做，便被妻子的良言制止住，
不仅使他再没有不良表现，反而使他
变得谦虚谨慎，所作所为都与车夫的
角色一致。但是，这样的妻子，别说在
两千年前难以找到，即使在现代社会

也是不多见的。
官多大奴多大，王府的奴才还是

七品官。这是封建时代老百姓对那些
在官员身边工作人员的看法。这不是
说身在官位的主人有多么大的权
力，而是说为官员服务的奴才，是多
么的神气。在那个时代，高官身边的
工作人员，一般都把自己视为主人
的替身，主人的地位有多高，工作人
员也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放到多高
的位子上，说话处事，俨然就是个高
官。久而久之，这一种人便成了官场
滋生出的异类，他们往往打着为官
者的旗号，责令下属办这办那，作为
下属并不了解那要办的事情，是出
自为官者之口，还是出自工作人员
之口，不便问也不敢问，长此以往，这
帮人便成了不能轻易怠慢的上司，人
称“二把手”或“影子主人”。主人的形
象逐渐被这些人败坏。为官者的形象
越糟，威信越下降，这部分人的作用
越大。因为，一批巴结为官者的下属
渐渐都向这部分人靠拢。既然买官的
买到了，违法的没事了，如此说来靠
上他们，就等于进了官帽厂，任其挑

选；靠上他们就等于找到了保护伞，
任其胡作非为。历史上不少朝代的朝
政被宦官把持，致使天下大乱，最终
造成国破家亡，就是因为皇上被身边
工作人员毁坏了声誉，破坏了朝纲，
使奸佞得宠，忠臣失势，危害可谓大
矣！清朝慈禧太后身边的李莲英，就
是典型的代表。遗憾的是，在那长达
几千年的人治社会里，这部分人总有
市场。而且，不管名称改得怎么动听，
只要为官者身边需要工作人员，就有
像车夫这样的人，更有像李莲英那样
的人。

看来，如何使用这部分人，管好
这部分人，是当权者不可忽视的大问
题。但愿历史不再重演，但愿更多的
工作人员的妻子能像车夫的妻子那
样明白。

“身边人”，在某种程度上左右着
为官者的政治命运。作为高官，必须
时时警惕被自己的家人、亲友和身边
工作人员“打倒”、“绑架”。而要不被
打倒，则需要做到：恋亲不为亲徇私，
念旧不为旧谋利，攀亲不为亲撑腰。
为官者对此应保持清醒。

自从清朝的一些人和事被编成
故事，搬上银幕和荧屏以来，有几个
鲜活的人物，逐渐被观众所熟悉。其
中一个叫和珅的大臣，成了人们茶余
饭后的热门谈资。加上清朝是中国封
建社会的最后一个王朝，历史离现代
人近了许多，北京城内有许多当时的
建筑又保存得完好无损，使现代人能
更多地了解历史留下的物证。和珅建
造的“银銮殿”，便成了旅游参观者当
选之地。所以，和珅的传说，有了这座

“银銮殿”，一切都变得真实可信。
据史书记载，和珅是个聪明绝

顶的人物，他不仅长得像模像样，还
有着一肚子墨水，经常在皇帝面前
卖弄文采，且能出口成章，旁征博
引，博得了皇帝的赏识。他不仅文采
出众，溜须拍马、察言观色的本事也
堪称一流。所以，他要模样有模样，
要文才有文才，要玲珑有玲珑。可以
说，在封建官场上，官员该有的和珅

已全部具备，确实是个难得的人才，
因而他的官位不停地往上升，一直
升到皇帝身边，成了朝中要员，皇帝
的重臣。作为封建时代的读书人，能
走到这一步，已经是登顶了，和珅应
当知足了。当时的满朝文臣中，才学
超过和珅的人，不是一个，而是一批
人，像纪晓岚、刘墉这样重量级的能
人，论学识都比和珅胜一筹，但他们
在阿谀逢迎、溜须拍马方面，却大大
不如和珅，再加上和珅又是地地道
道的满族人，同皇帝又能绕上族源，
得到皇帝的重用也在情理之中。可

人家和珅，从来不与那些与自己地
位相当或低下的人相比较，他两只
眼睛只盯着皇帝，真可谓眼球围着
龙体转，屁股就开始惦记龙椅了。他
胆子越来越大，竟然要与皇帝比肩，
虽然没有奢望坐在龙椅上当皇帝(至
于他的思想深处到底想没想，他没
有自述，我也没去找这方面的资料)，
但从当时的翅膀硬度来看，还不具
备做皇帝梦的条件。可这个和珅说
他聪明，他确实有过人之处。既然要
与皇帝比肩，龙椅不会有两把，但过
过皇帝的生活，享受皇帝般的物质
待遇，与当上皇帝没有多大差别。或
许和珅认为，人生不就是享受吗？今
朝有酒今朝醉，快乐一时是一时，和
珅似乎悟透了人生真谛。于是，坐轿
超规定，住房超规定，纳妾超规定。
只要他的事，都要来个“破格”。因为
他要享受的是皇帝的标准，超出清
政府的规定是很正常的事。不超出，
怎么能叫皇帝待遇，不超出又怎么
能区别于众官僚。和珅之所以如此
胆大妄为，不怕别人揭发，不怕别人
告御状，主要是看准了他与皇帝的
关系，只要皇帝不知底细，或者说睁
一只眼闭一只眼，他完全可以把心
放在肚子里，用不着提心吊胆。和珅

就这样，明目张胆地过着皇帝一样
的生活。皇帝住在金銮殿，他就要仿
照金銮殿建造一座“银銮殿”，你看
和珅是多么地有创造性！“银銮殿”
的建成，确确实实填补了中国封建
时代官吏所住府邸的空白，和珅确

实太有才了。但和珅没有想到的是，
公款消费，那都是有规定的，花国家
的钱可不能大手大脚，尤其是在为
自己建安乐窝时，更要按规定办事，
不能假公济私，也不能以权谋私。超
标准建房，就是缴纳房租也是违规，
如果变成个人财产，那应当在犯罪
之列。不是有人说，房子再大，自己
只能用一张床。“银銮殿”虽然壮观，
和珅也只能用一张床。至多让和珅

看看此建筑，捋着胡须，恣悠悠那么
一刹那，舍此，还有什么呢！

和珅没有想到的是，人也有个
自然规律，生老病死，那是谁也难以
抗衡的。老皇帝乾隆死了，和珅的后
台也轰然倒塌。这样，身居高位、颐
指气使的和珅，罄竹难书的劣迹想
掩盖也掩盖不住了。当年一些看不
惯和珅的官员站出来了，用清王朝
对官员生活待遇的规定来衡量和珅

的所作所为，用和珅的欺世盗名、滥
用职权来讨伐和珅的罪责，和珅超
出级别的享受，引来了祸水，他已经
处在引颈受戮的境地。这时的和珅，
讲颜面没人看，讲才能没人听，讲宗
族关系更没人理会。看来，人一旦做
了违规违法的事，一旦这些事败露
或被揭穿，原先的一切优势，诸如权
利啊、关系网啊，甚至亲情啊，都变
得软弱无力。权利可以免除，关系网
那就更靠不住了，在那个“有奶便是
娘”的时代，关系网顷刻间便会网
破，网上的人也会根据情节轻重，或
绳之以法，或降职使用，或削职为

民。这时的关系网正好为正义力量
网尽邪恶创造了条件，要不怎么叫
一网打尽呢？和珅终于没有逃出法
网，他与皇帝比享受的结果，是家被
抄，金银财宝和那“银銮殿”被朝廷
没收，和珅被皇帝赐死，甚嚣尘上的
和珅，落得个悲惨的下场。“手莫伸，
伸手必被捉”，可谓至理名言。

聪明的和珅，朝廷中的风风雨雨
他经历了很多很多，都被他那过人的
招数和多端的诡计化险为夷。也就是
说，对于意想不到的难题，他能应对
自如，变被动为主动，而对于大家都
明白的事，他也了如指掌，却都不放
在心上，即使对朝廷的明文规定，只
要不符合自己的胃口，他也不在乎，
依然我行我素。规定就是标准，大有
大的规矩，小有小的标准。这样，社会
才能有序，事业才能在一定的轨道上
前行，不至于为所欲为，无所遵循。和
珅却对这样常识性的东西不屑一顾，
恣意妄为。他公然藐视朝廷的规定，
住房超标，坐轿超标，纳妾超标，佣人
超标。他这样明目张胆地凌驾于王法
之上，跌跤那也是迟早的事。圣人孔
子对违反鲁国规定的大臣，曾毫不留
情地说：“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
不可忍也！”看看两千多年前孔子对
多了几个跳舞的人，都大发雷霆，因
为此事发生在礼仪之邦，讲的就是规
矩，八队人跳舞，只有周王这一最高
级别才允许，其他臣僚只能按职务大
小层层缩减。那个时代规定得都那么
严格，可见，规矩对一个等级森严的

国家是多么重要。和珅是个读书人，
孔子的话不仅读了，凭他的记忆力，
应当是耳熟能详，不知道为什么，他
并不认真想一想。可能是过于陶醉自
己的官位，过于陶醉于皇上对自己的
好感，他也太自大了。或许，他看着超
标准的住房顺眼，体验与皇帝一样的
享受自在，他也太显摆了。须知，王法
早已“是可忍孰不可忍”了，只是时间
来早与来迟。所以，为官者还是要老
老实实按规矩办事，按标准要求生
活，切不要越过规定的线，一旦越过，
查出那是迟早的事。即使暂时没人过
问，住在超标准的大屋里，恐怕也睡
不踏实，乘坐超标准的交通工具，恐
怕心里也是忐忑不安，如果提心吊胆
地生活，那不如说是人生的一种折
磨，这又何苦呢？正如老子所说：“甚
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

多行不义必自毙。和珅的结局正
说明了这一点。推而广之，从古到今，
大到一个朝廷，一个国家，小到一个
州府，无不有“宠臣”的身影在晃来晃
去。当他们在特定的环境下风光无限
的时候，却不知道已经站在了万丈深
渊的边上，还陶醉于自己的得意。岂
不知他们的命运掌握在主子手里，
主子就是那悬崖边上的大树，这棵
大树如果有一天连根拔起，那么最
先粉身碎骨的就是背靠大树乘凉的
人。这就是“宠臣”的命运走向。所
以，为官者要牢记，规范有界限，越
过界线很危险；道德有底线，底线以
内很安全。

享受不能无止境

管好身边人

本版文字节选自《漫话陶醉》，韩喜凯著，现代教育出版社 2013 年 6 月出版

北魏时期，有个叫古弼的尚书
令，因为他敢于向北魏太武帝拓跋焘
较真，后来的《资治通鉴》为他记下了
光彩的一笔，称他是敢于向帝王提出
批评意见的人，并记下了他的格
言———“为国远虑，虽死何伤！”

仔细翻阅史料，主要的就是太武
帝拓跋焘打猎的事。因在狩猎中，太
武帝发现自己带的马匹不能适应狩
猎的需要，于是给古弼发了指令，让
他把能跑能奔的好马送到猎场。按常
规，帝王的指令必须是百分之百地执
行，不允许打半点折扣的，可这个古
弼恰恰来了个软磨硬扛，不仅不挑精
壮的马，反而“悉以弱者给之”，就是
把那退役的弱马送给了拓跋焘。正在
狩猎兴头上的太武帝，等候的是良
骥，以扬威猎场，享受逐猎之乐，看到
送来的驽马，怎能不暴跳如雷？古弼
头颅上尖下圆，像毛笔的笔尖，太武
帝给他取绰号叫“笔头”，生气时叫他

“尖头奴”。当时，在气头上的太武帝
大骂要“先斩此奴”。在皇帝即国家的
封建时代，古弼的行为已构成了欺君
之罪，实属“杀无赦”之列，而这个罪

完全是古弼自己有意违犯的。帝王的
指令非常清楚，要的就是好马，难道
古弼连好孬都不知道吗？他是明知故
犯。因为那个时代，主要靠的是人力、
马力，拥有了大量好马，意味着在军
备竞赛中占据优势。马力既是经济实
力，又是军事实力。打猎靠好马追逐
猎物，打仗靠好马追杀敌人。古弼正
是基于对马的作用的认识，才敢于同

“一把手”对着干。所以，当拓跋焘的
“雷语”从狩猎场上传回来时，古弼身
边的人都吓破了胆，唯有古弼泰然自
若。他对下属的官员说：“我为人臣，
不让皇上迷恋游猎，如果有罪过的
话，我想这个罪也是我的；如果朝廷
不能做到有备无患，使国家缺乏国防
所需，这个罪才是大的。现在北边有
强国骚扰我国边境，我想把肥壮的马
留给军队使用，挑选老弱的瘦马给皇
上打猎，这是为国家安危而深谋远
虑。即使为此死了，又有何妨？再说，
这件事是我一人决定的，责任在我，
要死也是我去死，大家用不着忧虑
了。”已经把自己为何违抗太武帝的
指令，说得清清楚楚。

正像史书所称道的，古弼不怕得
罪皇帝，他在“为国远虑”。可我觉得
古弼过于陶醉于自己的美好愿望，似
乎在北魏，只有他古弼才是真心实意
地为国家利益着想。我觉得这倒是古
弼借机为自己自编自导了一幕“秀”
剧。拓跋焘作为皇帝，是北魏的一把
手，又是历史上出类拔萃的帝王，有
勇有谋，治国有方。古弼作为尚书令，
整天在皇帝身边工作，对皇帝的能
力、人品了解得最多，知道得也最多。
况且拓跋焘并非玩物丧志之人，北魏
版图的扩大和政权的巩固，在位二十
九年的拓跋焘起了决定作用，可称得
上是一位励精图治的明主。古弼所处
的这个时期，正是北魏最为强盛的时
期。如果不是古弼有意作秀，即使把
最好的马送给拓跋焘狩猎，也不会影
响到军备。狩猎能用几匹马？狩猎又
能狩几天？不用说北魏那时的势力强
大，就是处于一般的国力，皇帝用几
匹马狩猎也用不着如此小题大做。打
完猎后，马不是照常用来保家卫国
吗？正是因为古弼要借太武帝调换好
马指令的机会，自编自导以瘦马代壮

马的“作秀”之剧，才能使他说出那样
让皇帝和史上文人感动的“道白”来。
试想，如果不利用这样的机会，古弼
到哪里去述说自己的衷肠呢？拓跋焘
被蒙了，史书的撰稿人也被他蒙了。
拓跋焘最终不仅没有怪罪古弼，还对
其言行大加赞赏道：“有臣如此，国之
宝也！”随即“赐衣一裘，马二匹，鹿十
头”。看看古弼这个“秀”作得是多么
有价值。

如果说古弼有意作秀是冤屈了
他，那么，我们不妨再晒一晒他的忠
心。按他的说法，他是在“为国远虑”，
而拓跋焘执政的那个时代，最值得远
虑的并不是边境的安危，而是世家大
族势力在中原占据统治地位。他们在
地方上有着特殊的政治势力和经济
利益，形成了所谓的宗主豪强，与北
魏政权相抗衡。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
拓跋焘去世，文成帝拓跋濬继位后，
才引起朝廷的重视。如果古弼真正有
远虑，为什么不在这方面为太武帝出
点好主意，况且这些宗主豪强势力一
天天强大起来，又恰恰出在这个时
期。当然了，我们无法苛求古人，但我

们也不能被历史上这些善于作秀的
官僚们所蒙蔽。写到这里，此事似乎
是拓跋焘与古弼两人在演“双簧”，
作为一世英明的拓跋焘，不可能看
不出古弼是在“作秀”。但恰如燕昭
王重金买千里马枯骨的故事一样，
拓跋焘嘉奖古弼的意图，其中大有
深意：招贤纳谏，非令主而何？古弼
作秀是个小“秀”，而让拓跋焘借机
作了一把大“秀”。为国远虑的人首
先应当是一国之君，国君没有远虑，
那国必有近忧。作为国之臣子，应当
做好的是自己的本职工作，而不是
两眼只盯着帝王的一言一行。这或
许就是古人的思维定势，似乎只有
从皇帝那里找点缘由，才能引起史
官的注意，从而与青史结缘，留下美
名。古弼在这方面称得上有识之士。
怪不得史学家们把古弼捧上了天，
说他敢于与皇帝较真，那是需要有
不怕牺牲的勇气和胆略的。

由此不得不问：千秋功过该由谁
来评说？是史官还是众多后来人？这
正是自古至今的一个难题，一个无休
止地争来论去的话题。

画蛇添足之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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